
记者 王春生

2006年农历正月十三马街书会开始的
前一天，我受领导指派前往宝丰采访马街书
会。临行前，我得知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受邀
将参加这次书会活动。

姜昆是国内曲艺界的名人，也是我采访
的名气最大的一位演员。“机会难得，一定要
让他接受专访。”我当时这样想。

到达宝丰时已是下午３点多，距晚餐时
间仅两个多小时。这无疑是采访姜昆的最
好时机，因为晚饭后他是否有其他活动、愿
不愿意再接受采访都很难说，第二天参加活
动时再找机会采访，会更加困难。

事不宜迟。我多方联系，得知姜昆刚抵
达宝丰不久，正在宾馆休息。当地主办方表
示，无法安排专访。

主办方无法安排采访，自己贸然前往肯
定会吃闭门羹，一定得有熟人帮忙才行。在
无奈和焦急的等待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
去，我几乎有些绝望了。

这时，市文联一位与姜昆熟识的领导

“撞进”我的视线。得知我想采访姜昆，他热
情相助：“走，我带你去。”我俩直奔姜昆的房
间。一开门，房间里还有其他客人。我很庆
幸自己未独自贸然采访的选择是对的。

多亏这位领导与姜昆非常熟悉，听他介
绍了我的采访意图后，姜昆看上去有些不情
愿，但还是答应接受采访。我表示：只占用
他20分钟的时间。

采访开始后，我的第一个问题就被姜昆
直接回绝了。我的这个问题是，作为相声表
演艺术界的大腕，他是如何看待相声遇冷而
小品受欢迎这一现状的。我刚一问完，姜昆
立马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谈糟谈滥了，不
再说了。”

这样的回答令我始料未及，我有些蒙
了，采访场面也变得异常尴尬。这样的情况
也是我从未遇到过的，我当时的反应是，这
次采访弄不好会搞砸，一定要冷静。

就我的感觉而言，姜昆经常上电视，给
人的感觉一向是风趣幽默的，采访时不应该
是这样的啊！是我提的问题不当吗？来不
及多想，我稍作停顿，紧接着转移话题说道，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他说的相声《虎口脱
险》等，是他的粉丝，这么多年以来，他创作
了很多相声作品，有没有他认为的最经典的
作品？听到这里，他的态度明显有所缓和，
他说他不会说“好的作品是下一部”之类的
话，并仔细谈了他对《虎口脱险》等一些作品
的看法。

接下来的采访进行得顺利多了，姜昆谈
了他创办相声网的情况以及他多次来马街
书会的感受。其间我又试着问其他一些有
关相声的问题，他平静地表示：“相声生存不
成问题，相声演员也都生活得很好。”他还谈
到对当时流行的超女文化的一些看法。

此次采访持续了40多分钟。姜昆最后
还专门为本报读者写了一句话：向平顶山晚
报读者致敬。

有惊无险，我的采访算是顺利完成。最
终，我采写的人物专访《姜昆：到马街有回家
的感觉》得以见报。

这次采访给我的启示可谓不小，那就是
采访遇困难要临阵不乱，要做好充分准备，
圆满完成采访任务。

与名人面对面

记者 王桂星

从业10多年来，我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采
访，面对过不同的采访对象。我想与大家谈
谈最近采访的市河滨公园动物园“黑熊伤
人”事件。虽然事件已过去半个多月，但它
背后的一些东西仍值得我们深思。

10月 18日是周六，轮我值班采访突发
事件。下午3点多，我接到晚报热线办公室
的采访通知：有读者报料，市动物园里的
黑熊咬断了一个男童的胳膊。

我的第一反应是，黑熊关在笼子里，怎
么会咬断游客的胳膊？虽然我以前也多次
遇到虚假新闻线索，白跑一趟采访无果，但
记者的责任感告诉我：新闻线索就是命令，
无论是真是假，都应该去了解情况。

下午3点半左右，我赶到了动物园，该
园因此事正要关门谢客，我趁乱“溜”了进
去。因为，如果表明身份的话，园方可能会
拒绝采访，我就采访不到第一手资料。

在游客的指引下，我来到“行凶”黑熊的
笼前，笼前水泥地上的斑斑血迹告诉我，这
里的确发生了惨剧。

我平时偏爱红色，此时地上的红色却分
外刺眼。孩子，你到底受到了怎样的伤害？

我采访了现场的多名游客，目睹事情经
过的张女士告诉我，事发时她正在附近，突
然听到叫喊声后，她扭头一看，发现一名60
来岁的男子正在不远处的铁笼前用力拉着
一名十来岁的男童，而笼内的黑熊则咬着男
童的右臂。当男童被拉离铁笼时，右臂已经
被黑熊咬断，留在了笼内。

张女士说，孩子可能都吓傻了，过了一
会儿才哭出声来。

太惨了！
“你好好写写，让动物园吸取教训，胳膊

都没了！”同情弱者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采访
中，不止有一位受访者这样说。

我没有反驳他们。虽然惨状如在眼前，
但记者的责任是真实、客观、及时地把新闻
事件报道出来，不能偏听偏信，更不能充当
裁判员的角色。

了解了现场情况和事情经过后，记者又
辗转找到了动物园负责人，请他介绍事情经
过及应对措施。

离开动物园后，我又马不停蹄赶到受伤
男童就诊的解放军152医院。

男童躺在病床上输液，右臂肩部以下只
剩10多厘米长的残肢，伤口处裹着厚厚的
纱布。孩子的父亲瘫坐在病房墙角，不停地
用衣袖擦眼睛。尽管努力压抑，但他仍忍不
住呜咽！

此后，男童转诊郑州，被迫接受了截肢
手术。

虽然报道告一段落，但男孩在病床上举
着残臂、他的父亲瘫坐在墙角哭泣的情景不
止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从业10多年，
也多次目睹过惨烈的景象，我以为我的内心
已经足够强大，但那一刻，我的鼻子还是不
争气地发酸了。

如果在动物园游玩时家长照顾孩子再
细心点，如果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再强一些
而没有进入护栏，如果黑熊笼子缝隙的宽度
不足以使孩子的胳膊通过，如果……那这幕
惨剧就不会发生。但，仅仅是如果而已。

在采访和写稿中，我不止一次在想，希
望这起事件报道出来后，能够引起人们的足
够重视，对可能存在的安全威胁保持足够警
惕，不要让此类惨剧重复上演。

我知道，这只是我的一个愿望。我真心
希望类似的新闻少些、少些、再少些。

愿这样的新闻
不再发生

记者 张永军

新闻之路是“无冕之王”光环照耀下的
坎坷之路，是一条考量责任、道德的履冰之
路，更是一条用信念去践行使命的神圣之
路。梳理这些年的采访经历，2010年4月的
青海玉树地震灾区之行是我人生中感受最
深的一次新闻采访之旅。

青海玉树地震发生后，我赶赴地震灾区
一线采访，在近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目睹了这
场大地震给灾区民众带来的痛苦和悲伤，见
证了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战胜自然
灾害的伟大力量。

2010年4月 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
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
亡。亿嘉控股集团向玉树地震灾区捐赠20
万元的款物，记者第一时间前去采访。

这之前的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

后，我曾前往我市对口援建的四川省江油市
进行采访。由于有了这段经历，在随后的几
天里，我时刻关注玉树地震灾区的最新消息
及我市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

2010年4月20日晚上8时，我市支援玉
树抗震救灾的爱心物资车队启程，我跟随市
慈善总会工作人员、市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
一起赶赴玉树地震灾区。

经过4天5夜的行程，穿过海拔4824米
的巴颜喀拉山，克服高原反应，4月25日凌
晨3时许，我随车队抵达玉树县结古镇。灾
区受灾情况非常严重，木质结构的房屋几乎
全部倒塌，随处可见找不到主人的流浪狗，
当地的受灾群众主要被安置在玉树州赛马
场和玉树州体育场两个临时安置点。

震区现场的惨烈、救援的艰苦，带给心
灵一次次强烈的冲击。虽然已经有心理准
备，也配发了手套、口罩等防疫用品，但走在

散发出刺鼻气味的废墟上，零距离直面死
亡，我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在灾区，睡个踏实觉成为一种奢望。当
地气候潮湿，帐篷里的被褥总是湿漉漉的，
七八个甚至十来个人挤一个帐篷。几乎随
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余震也让人精神紧张。

完成新闻稿件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痛
苦难熬的过程。当时玉树的气温很低，在临
时安置点的帐篷里的我瑟瑟发抖，敲键盘的
双手几乎不听使唤。喝了两口同行者随身
带的酒，又到帐篷外跑了两圈，感觉身上暖
和后我又开始写稿。笔记本电脑没电了，我
走了近3公里来到另外一个安置点，通过柴
油发电机发的电完成了稿件。

那次震区之行，我多次流着眼泪完成采
访，这是一次感受生命的过程、珍惜生命的
体验。当灾难来临时，生命显得多么的脆
弱，活着真好。

赴地震灾区采访，不辱使命

记者的速度：第一时间 第一现场

2010年4月，青海省玉树州赛马场临时安置点，记者采访当地受灾群众。 张永军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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